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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辛

我前后三次走进黔西南的茶神
谷，每一次都觉得这里神秘莫测，
是个神奇之地。

布依族、彝族、苗族、回族
老乡世世代代栖居于这一片山山
岭岭，山巅之上、峡谷深处、岭
腰之间遍布着古茶树，他们把大
自然赐给人间的这一整片山地称
之为茶神谷。

在这海拔 1700 米的高原上流
传着一首山歌：山上有棵古茶树，
树下有口清水井；哪天如果不舒
服，一片叶来一瓢水。

当彝族姑娘用清亮的嗓子、吐
字清晰地在我面前唱这首山歌时，
我由衷地感受到这些大叶片的古茶
树和当地百姓的密切关系。

踏着泥泞，小心翼翼地踩着
斜坡上松软的腐殖质层，我一株
一株地细看这些古茶树的虬曲枝
干、厚实的油光光的叶片以及树
身上斑驳的表皮。千年以上的古茶
树随处可见，还有 2000年以上的、
3000年以上的！3000年以上的都一
一编了号，我面前的这一棵是 3200
年的，编号是 0035。凝神读着悬挂
在树身上的牌子，牌子是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共
同挂上去的。

原来，不但各民族老乡把这些
古树称为茶神，科学家也把它们视
为宝贝。见我兴味浓郁，乡镇上的
陪同人员兴致勃勃地带着我看了一
株又一株古茶树，最终把我领到用
围栏圈起的一棵最老的古树前。

我一看那茶树的雄姿，就感觉
非同一般。只见那一片片密簇簇、
苍老而又青翠的叶片之间，竟冒出
了细嫩嫩的绿色芽尖，粗粗细细的
树枝上，嫩芽与老叶之间，还悬挂
着圆溜溜的茶果。一生守护着千年

古茶树的老茶农告诉我，这就是有
名的四球古茶树。

我不甚了了，他给我细说开
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茶树，一
颗茶果里最多只有三颗茶籽，唯
独贵州省黔西南普安县茶神谷里
的 古 茶 树 ， 一 颗 茶 果 产 四 颗 茶
籽，因此被称为四球古茶树。四
十几年前，在普安和晴隆交界的
云头大山，发现了四球古茶籽化
石，经过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的反复鉴定，认定古茶籽
化石距今有 164万年以上。

我今天看到的，是一棵距今
4800年树龄的古茶树，编定的号码
是 0001号。

“走，走，走……”茶农一边
走一边热情地招呼，“喝茶去，让
你亲口尝尝古茶树的味道。

当我再次踏着有着厚厚腐殖
质 层 的 溜 滑 的 山 道 走 出 树 林 时 ，
我更加意识到，各族老乡为什么
把这些古茶树尊称为茶神，把这
里称作茶神谷。

年过七旬，爬高山钻老林，身
上沾了斑斑点点的泥痕，半高帮的
皮鞋变得沉甸甸的，脚步也迈得缓
慢了。在茶农家的祖屋门前，烧得
旺旺炽炽的炭火边，放了一圈板
凳。茶农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入座，
一边笑眯眯、有些神秘地说：“请
你喝一口我们高山农家的火烤茶。”

喝了一辈子的茶，多少知道
一 点 绿 茶 、 红 茶 、 白 茶 、 黑 茶 、
黄茶的烹煮、冲泡方法，却从未
喝过火烤茶。

只见他用一块厚实的茶巾垫
着，握着已洗涮干净的黑色砂茶罐
的手柄，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上烤
着，直到黝黑的砂罐泛了白。他把
存放了 29年的陈茶和 2021 年的新
茶两拨，一起放进烤得发烫的茶罐
里，继而有节奏地抖动，嘴里一边

念念有词：“要得茶上口，火上抖
百抖……”顿时，一股我从未闻过
的茶香从茶罐里弥散出来，我们这
些围着炭火而坐的一圈客人不约而
同地发出惊叹。

不等众人的赞语落地，只见茶
农将茶壶里滚沸的水倾倒进茶罐，
将茶罐置于炭火上，少顷，茶罐里的
茶水就翻腾着烧开了。茶农指着茶
罐道：“这样煮沸的茶，可以冲七八
道，茶味、茶色不变，可以围着火塘
摆龙门阵。”说着，他斟了一小碗茶
请我品。待茶水不那么烫了，我呷了
一口，刹那间，一股沁人的香味直透
肺腑，我颇有耐心地品咂着，似栗
香、淡淡的兰花香、炒豆的焦香，又
有薄荷的清凉，总之，是一种我从未
感受过的醉人的香气。喝下一碗，
又来一碗，见我喝得兴起，一旁的
茶姑娘银铃般地道出：“叶老师，
这千年古树茶，一泡茶，二泡汤，
三泡四泡是精华……”受到她的鼓
动，我一口气喝下了 5小碗。烤着
炭火，我们冒着冬雨钻进湿漉漉的
山林踏访一株一株古茶树的寒冷和
疲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代栖居于山林守护这片古茶
树的茶农告诉我们，年年的冬末春
初，村村寨寨中的布依族、彝族、
苗族、回族乡亲，喝着一道道茶，
唱着一首首古歌，以朴实、简捷的
仪式，祭祀他们心目中的茶神，怀
念他们的祖宗，抒发他们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

这次来到茶神谷，正是冬腊月
间，山林中已经可见嫩绿的芽尖
尖 ， 从 而 有 了 我 们 此 次 参 加 的
“‘贵州绿茶’第一采”活动。

这天早晨，茶神谷的茶坡上星
星点点，满目都是一叶、二叶、三
叶的茶尖尖。这喜人的景象，引得
采茶的姑娘唱起各自民族的采茶
歌，茶神谷上下山岭间笑声朗朗，

欢声不绝。我受到感染，不由得伸
出手去，采集了足足一巴掌的新
茶。伴我同行的老知青边采嫩叶边
感叹，喝过古树茶，这几天只觉得
五脏六腑被清洗了一遍，神清气
爽，我颇有同感。

茶神谷的奇妙，茶神谷的神秘
莫测，和它独特的地形和滇黔边地
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

整个茶神谷坡地，缓起缓伏，有
崎岖的小路将茶山相连，四面八方
都被高高的大山环抱着——除了发
现四球古茶籽化石的云头大山之
外，还有被老百姓称之为白鸡山、学
名为白驹山的绵延十多公里的高山
屏障以及西面的云盘山、北面的野
羊洞。四面高山岭巅的海拔为 1600
米上下，而茶神谷的海拔只有 800
米左右。这一自然形成的深度切割
地势，具有鲜明的山高、坡陡、谷
深的特点。北盘江的一条支流西泌
河，从晴隆那一头流过来。从地质
学上来说，茶神谷山地岩溶发育强
烈，明河、伏流、地下河床、溶
洞、落水洞、深沟给这片山地提供
了丰富的水源。总而言之，这一典
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立体气
候明显，形成了“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的特征。茶神谷恰好处
于温和润泽的地带，因此，野生的
古茶树千百年来得以在这里繁衍生
长。而在冬月、腊月、正月间，借
助大自然鬼斧神工促成的这一特殊
的温暖的小气候，催发了我们此时
看到的“第一采”的嫩芽尖。

世代栖居在茶神谷的布依族、
苗族、彝族、回族老乡，借助茶神谷
的神秘莫测，做大茶园规模，在脱了
贫的基础上，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
老祖宗留下的野生古茶树资源，走
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进入乡村振
兴阶段，相信“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
姓”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

茶神谷

■ 喻子涵

金桥田园

剪下天堂的一角曼妙铺在金桥，秋
的黄金，一路回报春夏的蓬勃。打马跑过
天空，弹拨那些迷人的丝弦，抚摩那些梦
幻的色块，难道不是马尾飘逸的纹路，头
顶洒落的蔚蓝，马蹄溅起的云彩？翻开日
升月落的日子，彩虹编织大大小小的花
辫，长枝短叶间的笑脸深深浅浅，不知绽
开多少回美妙的季节。万千怀抱散发万
千馨香，万千气象萦绕万千梦想。旋律一
直在回荡：“日子总会亮堂，麦子总又再
黄。”歌里唱的，既是现实，也是希望。苍
天体恤大地，大地体恤民情。人间，终究
灿烂。时时刻刻的期待，直到果实满山金
黄遍地时，谁是山外稀客，向田园款款而
来？

麻翁古屯

麻翁尚在，一座老旧的屯堡，在树
荫的虫鸣中叙述着沧桑。黄土越来越
黄，青石越来越青。那是时间炼制的肤
色。从南门到北门，从东门到西门，古
堡的年轮湿漉漉的旋转。再上城墙，视
野远比天空悠然，心情远比大地辽阔。
远方归远方，繁盛归繁盛。而宁静始终
归于宁静。历史的使命是让石头温暖着
石头，守着梦和不朽。每一事物，都是
人生的启示。每个晨昏，都是生命的接
续。沿着麻翁的步子，走进漫不经心的
野草和牛群，小道和房门。谁能沿着炊
烟继续走下去，就会进入蓝天白云、明
月清风。战争远去的时代，石墙的伟大
正在于阻隔喧嚣和欲望。一屯自产自销
的阳光，不用与谁争夺。

老城概览

小城美，美于水润。贵州多山，山
贱水贵。在一条环形玉带上建城，自然
是绝美。绝好的肤色、容貌、身段。不
信，你看高楼的倒影试试，看水的回眸
试试。一湾碧水在城的腰间扭来扭去，
你看城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妖娆与自
信，说不尽的情话，展不尽的风姿。山
随水转，城随山立，有足够的魅力，似
有神仙牵引。上山观全城，豁然开朗，
可称概览。有诗流动如泪奔，是谓饱
览。我相信，平塘到处都是有仙气的
人，生活在云水间。贵州既贵于水又贵
于阳光，而平塘水光山色，满城珠光宝
气很富有。不知月光下或下雪时是什么
样子，他们有天眼可借来窥视。我估
计，最美处你不好意思多看。

山水新城

在这里我发现，没有谁比新城更能
识别黄昏与黎明。昨日夕阳西下，它最先
束上晚裙告别蓝天，载歌载舞；今晨老城
未醒，新城已是金光四射、鸟语花香。平
塘新城不是空洞的那种外表的新，而是
一轮太极的复原。新旧谐和正是常道，没
有谁比新城更有文化的眼力和担当。山
水相依，人脉相连，遵循着古训。没有谁
比新城更懂阴阳相处的哲学。新城绝非
目空一切，旧城无有自暴自弃。当我挥洒
朝晖，新城唤醒旧城；当我回收晚霞，旧
城牵手新城。没有谁比新城更懂新知旧
雨。任何事物都会老去，新城有着旧城相
似的一天。天下千百十年有过多少新城
名号，却早已见怪不怪，更忌讳谈论名
声。我想，除了目光短浅，还出在清高傲
慢自欺欺人。没有谁比平塘新城更特别，
它的魅力里有我对山水人文的信任。

玉水金盆

千万年弥天大雾，诸天繁星夜洒玉

水不为人知。一轮旭日终于破云开天，
万万没有想到，金盆投下的地方恰是平
塘玉水。谁能领会养鹤山上的摩崖石
偈，早已向人道破玄机。隐秘而伟大的
造化，不是肉眼所见能够解释清楚。我
总希望人间多一些美好的故事，更相信
天上总有一双眼睛眷顾着我们。莲花坡
上目睹真容，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要
记住，只有心里装着神明的人才能感知
神的心思。大地盛开的花，凤凰起居的
巢，神仙歌舞之台，梦幻生长之地。银
河璀璨它也璀璨，天地旋转它也旋转。
神说，玉水金盆无非山水组合，而活灵
活现的景象不是每个时候都为你展现。
秋冬春夏，雾雪晨昏，信任它的传说就
会闪烁它的神韵。你最想来的时候，一
定是它辉煌灿烂的时刻。

湿地公园

我来时，风很滋润，光很柔和，树和
草很谦逊。有些花一直开着，有些花开了
就去干别的，有些花刚又回来。闪光，熄
灭，又闪光，歇口气换个装，轮换着舞台
和季节。有香味无香味，有颜色无颜色，
热情与安静，各有个性。临水而居，居高
而望，顺风背风，各有各的风水。遇到少
女献上一枝玫瑰，遇上蓬勃男孩，摇一摇
花枝逗一逗乐。一双老人走来，送几层
绿夹一缕香，再递给孙子一卷三明治。
逢着独行者，比如我，一朵向日葵举一
盏灯一直跟着，直到我离开湿地公园。
想起编织波纹的鱼虾，草丛里的自由乐
队，看护林果的鸟，还有那些深情的露
珠，维持绿地的草，他们都有正式的工
作。他们偶尔向你回眸，偶尔招呼一
声，就已经很不错了。向他们敬个礼，
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吧。

莲花山色

人人都在登山，可不是任何人都登
上了莲花山。天下几多莲花山，可不是
任何人都登上了平塘的莲花山。平塘莲
花山不高，但它的天很高。平塘莲花山
不大，但它的目光很远。平塘莲花山就
是一枝盛开的莲，山盘坐在水上，人盘
坐在山上，“玉水金盆”就铺开在你的
眼前。有的人登山却等于没登，有的人
没登却等于登了。一座莲花山就是一座
水上的佛，知道来与不来、不来即来，
也知道来即非来、善与非善。在莲花
山，日月升降都是一场宏大的仪式，雨
雪风霜都是各种隆重的节日。莲花山上
的花草树木都有千万双手和脚，鸟兽鱼
虫都有千万双眼和耳。它们聆听天空，
抚摩大地。它们是一色的菩提，也是一
山的神仙。莲花山是“玉水金盆”的总
开关，那把钥匙就在有缘者的手里。

天眼奇观

平塘的一丛青山间，长了一只巨眼，
说是观天。我想，从地上看天上，是把复
杂的事情简单化。天上的事情，岂容一个
黑乎乎的七拱八翘的地球知道？从天上
看地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地上
哪有天堂和那么多天仙？而恰恰简单与
复杂，正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非常之
人所为。并且地球长出一颗美人痣，平塘
女人都成了美人，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全世界的人都很兴奋去观赏。我也去了，
看见的却是另外的奇观。天是什么，我们
的家园。天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弟兄叔伯
和近房远亲。只不过年代久远，越走越
远。越远越隔阂，互不相识。听说还有人
准备发动恐怖的太空战争。其实我们被
消灭，或消灭他们，都是一场误会。我想
告诉所有人，长出天眼是一种警告。当然
普通人，把它当景观看就是了。地上的人
天上的人，平心静气，都去里面望一望。
天上的风景正是地上人想看的，地下的
风景正是天上人想看的。

人间终究灿烂

■ 金 花

童年时期的年味里，总有一张
八仙桌，它是相聚时不可缺少之
物，也是分离的见证者，是不舍分
别的寄托物。

思归

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是一张邮
票、一张船票、一湾浅浅的海峡、
一方矮矮的坟墓。贺知章的乡愁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是鬓
发双白的归栖地。而我的乡愁里少
不了一张八仙桌，它是儿女心上的
安慰。平时很难用到，但当临近除
夕的钟声一天天敲响时，它便渐渐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年迈的父母
拨通了远方儿女的号码，一脸宠溺
地笑着说：“前天刚杀年猪，肉暂
时放在八仙桌上腌制，一半的肉用
来做香肠。”中年的父母也为在外
打拼和求学的儿女送去同样的关
切：“就等你放假了，我准备了很
多年货，都放在八仙桌上了。”平平
无奇的家常话里，句句不离一张八
仙桌。无形之中透露出思归与盼归
的急切心情，腊八粥一喝，在外的人
们就变得有几分局促、几分欣喜，局
促之人担忧此生已过半，然而事竟
无成；欣喜之人荣归乡里，再遇乡
音，一股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

情怯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千里之外的家，是在外之人心
中 的 一 米 阳 光 ， 是 温 暖 的 港 湾 。
是 听 到 母 亲 的 一 句 “ 今 年 回 来
吗？”便潸然泪下；是听见严肃的
父亲故意大声地说“要是买不到
票就不要回来了，疫情防控期间
不要给国家添乱”时觉察出他洒
脱之中显出的无尽失落；是听见
天真的儿女仰头一句“今年回老
家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吗？”心中
的温暖。于是乎，满身疲惫与遥
远的路途进行抗争时，它既然完
胜。那一车的欢笑，那后备箱里
满满一车的“心意”，那越来越熟
悉的归家路标，都在牵动着每个
情怯的归乡人。当凌晨两点的车
灯照在熟悉的家门口，微弱的灯
光中出现两个熟悉的身影，逐渐
在视线中变得清晰。二老脸上抑制
不住的喜悦，母亲眼眶中饱含的泪
水，都在一声“爸、妈，我们回来
了”中顷刻土崩瓦解。父母接过怀
中熟睡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走向屋
里。嘴里小声地说着：“饭菜都热
好了，热了一遍又一遍，都在八仙
桌上呢。”就这样，在黎明即将到
来时，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上，欢
声笑语在不经意间吵醒了熟睡的孩
子。哭声与笑声夹杂在整个屋子
里，大家一起期待着天明。

团聚

父母在，不远游。
家，是每一个个体获得依存的

地方，那里有父亲严肃的教诲，有

母亲似水的温柔。有着童年的味
道，有着令人回味无穷的饭香。山
珍海味都抵不过母亲做的那几个家
常小炒。总在梦中，我们仿佛已经
坐在家里的客厅，与家人一起在八
仙桌上谈笑风生。三杯两盏淡酒，
诉说着各自的此去经年。良辰美
景，都在共婵娟中得到诠释。梦醒
时，生活的支离破碎让我们应接不
暇，枕头上的几行清泪都在诉说着
在外的不易。母亲总是不经意间就
出现在脑海里，但我们却常常倔强
地 说 一 句 “ 只 是 想 吃 你 做 的 菜
了”，心里却因为母亲的几句“唠
叨”而变得脆弱不堪，强忍住泪水
结束了对话。可心却早想回到母亲
的身旁，与大家一起坐在八仙桌
上，一起话家常。

母亲早在一个月前，就将家里
的八仙桌洗干净放好，她总是看着
八仙桌微笑着，仿佛我们在外的
人，那一刻就坐在她的眼前。母亲
见不得八仙桌上的空位，当她忙完
坐下准备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的双眼总盯着那个空位，那是之
前大儿子或是小女儿常坐的地方，
母亲低头扒拉了两口碗里的食物，
心里有几分忧虑。父亲则是喝着小
酒，时不时说几句话。直到熟悉的
喇叭声响，父母才露出了满心的微
笑，大儿子和小女儿的“突然”到
来，增添了二老的喜悦。父亲在八
仙桌上摆满了杯盏，倒好酒，盛好
饭，再将八仙桌搬去堂屋，在八仙
桌旁烧纸点香。祭过祖先后，随即
鞭炮声响，一家人欢乐地围在八仙

桌旁，在四世同堂的气氛中一切都
变得其乐融融。

分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

身旁。可是面对成长与生活，我们
不得不暂时别离。正月里踏上征
途，父母几天以前就问归期，在出
发这一天，父母早早起床备好了一
桌热腾腾的饭菜，它们正在八仙桌
上冒着阵阵热气。母亲端上她的拿
手好菜“梅菜扣肉”，子女们陆续
起床，收拾完毕便一齐坐下来。父
亲的酒杯空了一次又一次，母亲嘴
里一直说“多吃点，多吃点”却不
见她自己动筷。成年人的世界里，
热泪似乎变得无足轻重。我们都坐
在八仙桌上，喝着酒水，吃着饭
菜，找寻快乐的话题，只为博得二
老舒心一笑。临走时，打开后备
箱，猛然发现，这一车都是父母满
满的爱，我们竟然不知二老是何时
装满的。母亲站在车窗前，眼里噙
着泪水，孙子一句“奶奶再见”，
母亲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我们都
不敢回头，只管看向前，转身再看
一眼静静站立的八仙桌，便决绝地
向前驶去。待我们走后，父母不舍
地收起了八仙桌。在逐渐驶离家乡
的路途上，我们还在回味着母亲的
拿手好菜——梅菜扣肉，一直在想
为何母亲能把它做得如此可口，原
来里面有一个特殊的配料，那便是
母亲的爱。

八仙桌

■ 程 勇

年后回仁怀老家看父母，还未
坐稳，母亲便对我说：“我在园地
里种了几种野菜，有的已经长芽
了。”我问母亲：“都种了哪些野
菜？”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笑笑，
随后领着我走向菜园地，就像当年
她领着我走向山坡挖野菜的场景。
到园地里一看，一排排蒌蒿开始冒
出细嫩芽，苦菜和荠菜已经长到三
四厘米高了，野生折耳根的小嫩叶
从泥土里探出了头。当我的目光触
碰到这些正在生长的野菜时，记忆
的闸门也随之被打开。

记得那是 1982 年初夏，我刚
满 11 岁。由于上年的干旱，庄稼
收成不理想，家里余粮已经快吃完
了。面对困难，母亲没有怨怼，没
有叹息，而是盘算着怎么将日子接
济过去。一个周末，母亲叫我和她
一起去山坡上挖蕨根。我曾和姐姐

采摘蕨的嫩芽去掉毒素后炒着吃，
但不知道蕨根还可以吃，于是我带
着疑惑的口气问母亲：“这蕨根挖
回 去 能 吃 吗 ？” 母 亲 信 心 满 满 地
说：“当然可以。”末了，她又补充
一句：“我经历过困难时期，几乎
吃过所有的野菜。”

蕨生长在村庄后面的山坡上，
我和母亲选了一片浓密枝高的蕨开
始下锄。浓密枝高代表蕨的根茎也
粗壮。花了大半天功夫，挖了上百
斤蕨根。我和母亲分别背回家洗
净，切成小片晒干，又用石磨磨成
粉末，而后用少许玉米面和蕨根粉
揉在一起发酵。待发酵好后，母亲
将它做成粑放在蒸笼里蒸大概 20来
分钟就出锅了。经母亲的手一出
来，哇！黄灿灿的一锅，一股淡淡
的蕨根味混合着玉米味刺激着味
蕾。吃进嘴里，虽说不上香气四
溢，还稍带苦涩，但绝对解馋解饥
饿。母亲还分享了一些给邻居，他

们一个劲儿夸赞母亲的手艺好。
同年夏天，母亲又带着我和姐

姐到山里采摘苦菜、蒌蒿、荠菜、
薇菜等野菜。苦菜生长在庄稼地里
或边缘上，味稍苦，因此有“苦
菜”之称。将苦菜摘回家洗净并用
开水焯掉野味后，和着玉米面或荞
面蒸来吃，或用辣椒水蘸着当主菜
吃。那味道虽然不像我后来在古诗
中读到的“韭苗水饼姑置之，苦菜
黄鸡羹糁滑”的大餐感，但在清苦
的年代，能吃到母亲做的鲜美苦菜
饭，简直就是极大的满足。

荠菜洗净切细后放在烧开的油
汤里煮，边煮的时候，母亲还将家
里少有的鸡蛋打在里边搅，不一
会，一大碗荠菜鸡蛋汤就端上桌
了。在我心中，那时的一碗荠菜汤
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山坡地的林子里还生长野生花
椒树，一到春天，花椒叶儿嫩嫩
的，摘回家拌着面粉和鸡蛋，不用

水，看起来青青黄黄、红红紫紫，
很是养眼。加入一点盐和姜丝入味，
待十几分钟后放进热锅热油，煎炸
出来的花椒叶儿丸子特别的好吃，
有一种焦香，那才是真正的香啊。

蒌蒿的叶子在夏天已经老了，
但它的根茎嫩肥、白脆。摘回家
后，母亲用盐将嫩茎腌好，再拿去
太阳下晒干后存放起来。在没有菜
吃的时候，便取出一点干蒌蒿茎炒
来吃，真是一道下饭的可口菜肴。
这些野菜在母亲的心灵手巧下，变
成了一道道美食，我们一家也度过
了那一年的困难。

我没问母亲为什么要不辞辛劳
地种植这些野菜。我想，她一定是
想念这些野菜固定的气味、味道，
才将它们从荒野移植到园地里；她
一定是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野菜，
喜欢生活在每天的细节和色香中。
因为这些记忆中的野菜，如今依然
有着春天的味道，并且永不消散。

野菜的味道


